
68

人文与社会科学

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

付云逸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

摘  要：本文详细回顾了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突出强调了锡伯族在边疆安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做出的重要

贡献。锡伯族的西迁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他们的故事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团结

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关于民族团结、文化交流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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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the Xibe people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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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为了巩固西北边防、

加强对伊犁地区的管理，清政府调遣盛京等地的锡伯族官

兵及家眷共三千余人西迁新疆。这一跨越千里的民族迁徙，

不仅是清代移民戍边政策的重要实践，更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的一壮举。锡伯族官兵及其家眷历时一年有余，克服了

气候严寒、雪水阻路等重重艰险，最终抵达伊犁。

长期以来，锡伯族在新疆的驻防与屯垦，对维护国家

统一、促进边疆开发以及推动多民族文化交融产生了深远

影响。他们不仅在驻守卡伦、平定张格尔叛乱、抵御沙俄

侵略等政治军事斗争中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忱，更在兴修

察布查尔大渠、推广农耕技术等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卓越贡

献。本文旨在通过梳理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

其在政治安全、经济开发及文化创新方面的历史贡献，并

进一步探讨西迁精神在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

重要价值。

一、锡伯族西迁对边疆安全的贡献

锡伯族西迁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的农历四月

十八日，清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 1018 人，连同

官兵的家眷共 3275 人。他们自盛京出发，就近从彰武台边

门而出，沿克鲁伦路到乌里雅苏台，到达已是八月下旬，

天气逐渐变冷，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暂作歇息。到了第二年

（1765 年），随着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部队也完成了休整

工作。在三月十日这一天，部队再次踏上前往伊犁的征程。[1]

当部队行进到科布多一带时，恰好遇上阿尔泰山的积

雪开始融化，积雪融化后的雪水致使河水猛涨，泛滥的河

水把前行的道路完全阻断，部队根本无法继续前进。于是，

部队只能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耐心地等待河水水位下降。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河水却连续好多天都没有退下去

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部队果断决定绕行科齐斯山。[2]

在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他们沿着既定的路线，途经额敏、

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乾隆三十年（1765 年）七月

二十日抵达了伊犁绥定一带。

（一）驻守卡伦，换防台站，维护边疆秩序

清代锡伯族西迁有着明确而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

解决边防方面的需求，进而保卫国家内部的安定局面。锡

伯营在当时承担着诸多重要职能，其中首要的职能便是驻

守卡伦以及换防台站。[3] 为完成驻守卡伦的任务，锡伯族的

官兵们需要精心操练骑射技艺，这是他们履行职责的重要

保障。他们要按照规定前往指定的地区进行驻扎，并且展

开定期的巡查工作。

18 世纪中叶的时候，清政府成功统一了天山南北地区。

为了稳固边防，清政府在边境精心设置了卡伦。这些卡伦

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发挥着“内稽逃人，外控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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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定界”[4] 的功能。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卡伦的设置有着清晰的权责界限。

在游牧管理方面，它能够有效地管理各个部落的游牧范围，

防止部落出现越界游牧的情况，这对于维持游牧秩序是至

关重要的。对于重要的山场以及水陆交通要道，卡伦也发

挥着管理职能，比如可以安置罪人，还能够缉获那些逃窜

的犯人。而且，卡伦在维护边疆安全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它可以仔细稽查那些来历不明的行旅，从而防止

外敌的入侵，同时也能防范盗贼的出现，从多方面达到维

护边疆社会稳定的目的。

除了驻守卡伦之外，换防台站也是锡伯营驻扎边疆的

一项关键任务。锡伯族官兵主要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

尔等地的站台换防，这些站台均为清政府极为重视的要地，

所以要求每两年进行一次换防，每半年换回一半官兵，并

且官兵需自带鸟枪军械，差役期满后再带回。此外，除了

驻守卡伦与换防台站，锡伯官兵还承担着巡边和巡狩的任

务，以此确保边防安全。例如，每年夏季会派遣领队大臣

巡逻布鲁特游牧界；每年秋季派遣领队大臣巡逻哈萨克游

牧界；每年八月，伊犁将军、参赞大臣依照惯例前往喀什

噶尔等地巡狩，这被称为将军放围。[5] 锡伯官兵听从圣令驻

守边疆，履行守边职责，为保卫边疆安定，维护边疆秩序

作出了贡献。

（二）平定叛乱，守卫边疆安全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到道光八年（1828 年）发生

了历时八年的“张格尔叛乱”。官兵们驻守卡伦，严防张

格尔与其旧部乱贼相互勾结。张格尔欲与追随他的贼匪一

同前往阿尔图什回庄纠集叛众，却不料该处回众得知将军

长龄与杨芳带军驻扎的消息后四处逃散。张格尔与追随他

的贼匪马队仍贼心不死，又再次向阿尔图什出发，但遭到

四百余名回众持械阻拦，无奈之下便又从原路折回。随后

根据叶荣探得的情报，已知张格尔逃出卡伦后直奔喀尔铁

盖方向去。于是长龄立刻下令各队官兵竭力追捕，不得有

丝毫疏忽。杨芳连夜带兵前进，即刻赶到喀尔铁盖山内，

发现了张格尔及其乱党的踪迹，于是兵分两路，与逆贼激战，

当场击毙贼匪两百多人。张格尔在前，率领马匪三百余人

占据半山，欲突围拼杀。但在前后夹击的态势下，张格尔

及其匪贼无力抗衡，便向山沟逃窜，在此过程中三百余名

匪众也被抓获，当场击毙，只剩下马贼三十余名爬山逃窜。

胡超、伊萨克等听闻已擒获贼目依斯拉木素皮察克，

便趁破竹之势力追剩余贼匪。山高路滑，众贼无奈弃马爬山。

胡超带领众官兵、民众，也弃马追踪，接着又击毙贼匪五

名，其余匪贼四处逃窜。最后，张逆及其乱党仅剩十余名，

掷石回击企图反抗。

巴图鲁都司段永福、额尔古伦、胡超各带领一队官兵

极力逼近。在此情境下，张格尔欲拔刀自刎，被夺刀活捉，

又擒获余贼八名，其余贼匪也被剿杀。随后将此消息上报

清政府，获得高度称赞，并感“实深嘉悦”，下令将张格

尔押至京师，听从处置。又对长龄、杨芳、杨遇春、武隆阿、

胡超、额尔古伦、都司段永福、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兵

丁杨发、田大武等加以赏赐。赏赐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副

都统衔、头品顶戴，赐“国尔明阿巴图鲁”号；马甲讷松

阿著赏给“侃勇巴图鲁”名号；舒兴阿著赏给“绍勇巴图鲁”

名号，以上均照例赏戴花翎，与额尔古伦同列紫光阁，以

表示忠勇。而张格尔叛乱的失败，并未使得浩罕统治集团

和分裂势力彻底死心。道光十年（1830 年），张格尔之兄

玉素甫在受到分裂势力支持，在浩罕集团的扶植下继续在

南疆制造骚乱。领队大臣额尔古伦率领锡伯、索伦及其他

营的换防官兵前去支援镇压。与在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

锡伯、索伦等营的数千名援兵主动配合，平定了玉素甫叛乱，

给英帝国殖民侵略者重击，挫伤了其利用浩罕国在新疆进

行殖民主义扩张的阴谋。在此次平定中，锡伯等营为维护

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印证

了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三）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

1 世纪初，沙俄就对新疆版图有所觊觎，之后其侵扰活

动日益频繁。到同治三年（1864 年），沙俄已经把我国的

巴尔喀什湖附近的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强行划入沙俄版

图。同治五年（1866 年），沙俄认为新疆局势混乱，便想

趁虚而入，试图出兵伊犁干涉清朝内部统治。同治七年（1868

年）后，沙俄不断加强对伊犁地区的侵扰，伊犁地区的情

形十分严峻。同治八年（1869 年），沙俄侵入我国库尔嘎什，

同年阿古柏自南疆侵入北疆时，就已向原锡伯营驻守的春

稽地区增派驻兵，为进犯伊犁做准备。同治九年（1870 年）

九月入侵天山时，遭到了当地锡伯、索伦官兵的英勇反抗。

同治十年（1871 年），沙俄大举进攻伊犁，并用大炮轰城，

当时驻守的各族军民誓死抵抗但仍节节败退，最终寡不敌

众，伊犁失陷。自此，整个新疆陷入了灾难之中，南疆被

阿古柏侵占，北疆有沙俄侵占，新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

奴役与剥削之下。沙俄侵占伊犁期间在锡伯等营勒索钱粮，

拷打旗人，极力压榨底层群众。当时的锡伯族及各营民众

均处于沙俄的逼迫和凌辱之下，在经济政治上被严重剥削。

俄人不断向索伦、锡伯、蒙古、汉人等民众勒索银两，民

众生活极为困苦，即使把各营的牲畜、粮食全部变卖也不

能够满足。将军荣全得知此事后尽力资助民众，俄人竟百

般阻挠。史书中载：“荣全接济锡伯银粮，俄官来咨不令

管理，殊属狡横；荣全咨覆，谓锡伯系中国所辖之人，应

由中国接济，俄国无庸管理，义正言辞，所言所办甚是”。

将军荣全义正言辞地回复俄人锡伯民众乃中国所辖之人，

坚决维护民众利益。

俄人侵占伊犁后，不停煽惑人心，希望有人归顺于俄，

为俄办事。而满洲各营官员共议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

外夷。”皇上之后下旨：“该处官民感戴国恩，不为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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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煽惑，其志可嘉，所有各营官员，著仍以原职分管各众，

并准以喀尔莽阿暂署锡伯营总领队图记，各营事务，即责

令一体照料”。锡伯营领队、总管喀尔莽阿不服外强，不

为俄人所煽动，俄国屡次交代的事情，拒不遵办，积极抵

抗，且常将伊犁情形报于将军荣全，引俄人不满，令立刻

驱逐出境。同治十三年二月庚辰（初七日）（1874 年），

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窃奴才于同

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 年），署据锡伯营领队、总管

喀尔莽阿专差领催苏春泰等来塔具禀，……前年本固必纳

图尔带兵进伊犁后，看总管你是中国伊犁大员，足以将你

们人仍令你管，所办各事，你应遵照我们俄国办理。今屡

据我们立什富斯奇报称，你于我们俄国屡次交办之事，由

不遵办，且将伊犁情形时常报你们将军知道，以至伊犁各

营人存二心，由此看来，坏伊犁之事是你。今我们已将锡

伯营事务另派防御阿木昌阿办理，你或由恰克图进京，或

赴塔尔巴哈台去见你们将军，限半月内变卖家产，携亲带

族，迅速出境，若不速去，我们即派兵将你拿送西悉毕尔

地方，永不会你回国等语……”。喀尔莽阿力与俄人抗辩，

大义凛然。但无奈沙俄“催逼不容”，才携带妻家子孙离去，

在去往塔城行营之时，匍匐痛哭，令人悲愤。喀尔莽阿离

开之前仍交代各旗佐领，要按照清朝章程办事，不得损害

祖国利益。[6] 喀尔莽阿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新疆各民族抗击

外来侵略的斗志，成为各族人民的榜样，为捍卫祖国完整

和边疆安全做出了贡献。

二、锡伯族西迁在经济方面的贡献

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前，因受到长期的居住环境的

影响，生产方式一直以渔猎游牧为主，农耕为辅。分驻东

北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后，在同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中，

生产方式渐渐转向农耕化，以农耕为主，并且在农业生产

技术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西北边疆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离不开锡伯族军民对伊犁地区与该地其他民族农业发展的

努力。

锡伯族军民在伊犁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其一，锡伯族军民修筑了多条水渠，像察布查尔大渠、

黄渠等。凭借这些开辟的水渠，他们开垦出大量荒地，让

原本荒凉的伊犁地区发展成农业发达的地方。

锡伯族官兵对伊犁河南原有的绰豁尔大渠（也叫锡伯

营渠或锡伯旧渠）进行了疏通。这条大渠疏通后，灌溉的

土地面积达到了 10000 多亩，沿绰豁尔大渠的农业得以开

发 [7]。

随着时间的推移，锡伯族人口逐渐增多，现有的粮食

产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因此，必须扩大

耕地面积。锡伯族军民便引伊犁河水垦荒种田，经过多年

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条新渠的开凿。这条新渠的建成，

不仅解决了锡伯族的耕地问题，也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8]。

除了对本营所居地区展开开发工作之外，锡伯营的官

兵们还接受命令前往其他地区开展兴修水利、开垦屯田的

工作，目的在于积攒军粮。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的时候，

伊犁将军松筠开始在黄草湖一带修筑堡墙，并且安排八旗

壮丁在此处进行屯田。随着时间的推移，惠远城八旗人口

持续繁衍增多，对耕地的需求也在一天天增加。他们挖掘

阿齐乌苏布哈水渠，通过引伊犁河水来开垦种田，成功解

决了伊犁惠宁、惠远两城满营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阿齐

乌苏布哈水渠的成功开凿，对伊犁河以北的农业生产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锡伯营军民的生产自救活动，对当时伊犁地区满营的

生计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例

如满营就仿照锡伯营的模式，在黄草湖开垦屯田，使得满

营中的闲散兵丁能够实现自力更生，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

了满营的生计状况。到了道光年间，锡伯营发挥了重要的

指导与支援作用。锡伯营派遣色明阿、泰文太前去指导满

营重修阿齐乌苏渠，并且抽调了部分锡伯兵投入到修渠工

作当中，这些锡伯兵的加入大大加速了修渠的进度，从而

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更好的灌溉条件。

光绪初年，锡伯营官兵积极参与边疆建设，他们在博

尔塔拉、精河、库尔喀拉乌苏等地开荒造田。在当时，左

宗棠军队面临粮草供应的需求，锡伯营官兵所开垦出的田

地生产出的粮草，及时为左宗棠军队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支

持。到了光绪末年，色普西贤又率领锡伯兵丁前往特古斯

塔柳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博尔塔拉和塔尔巴哈台屯田的锡

伯族军民一方面，在清军收复伊犁的过程中提供了支援，

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另一方面，他们给察哈尔营军民传授耕种技术，

这一技术的传授，对于察哈尔营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积极推动了这两个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锡伯营军

民在伊犁屯垦所取得的成功，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正是

有了锡伯营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对新疆的经营决策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清政府进一步开发和治理新疆

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锡伯族西迁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在锡伯族西迁之后的两百多年间，察布查尔地区的民

族居住格局历经了诸多的变迁，逐渐形成了各个民族交错

杂居的局面。锡伯族、满族、汉族、撒拉族、维吾尔族、

塔塔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回族、乌孜

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等众多民族都汇聚于此地居

住 [9]。

空间距离与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得各民族在情感上的

距离也逐渐拉近。各个民族之间秉持着睦邻友好的态度，

构建起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在生活方面，他们相互扶持、

彼此帮助，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还是面临困难时的

相互救助，都展现出了这种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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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各民族之间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鉴。他们分

享各自独特的文化元素，如艺术形式、传统技艺、文学作

品等，从而丰富了彼此的文化内涵。在习俗上，各民族也

相互影响，一些习俗在相互交流中得到传播和融合，形成

了新的文化特色。

锡伯族风俗习惯的交融与创新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化所

具有的融合性和历史性特征。一方面，锡伯族积极吸收兄

弟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例如，在建筑风格上，可能会借

鉴其他民族的布局设计或装饰元素；在服饰文化方面，融

合其他民族的图案或制作工艺。[10] 另一方面，锡伯族的文

化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锡伯族文化根据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

改变而相应地发展变化。这种文化习俗的相互交融为各民

族的和睦相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各民族之间因为文

化的交融而拥有了更多的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为发展

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同时，也极大

地充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锡伯族在与当地其他各民族共同生活的时间里，逐渐

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一文化记忆的形成，不是对单一

民族文化的传承，而是通过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

与其他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出属于全体民族共有的民族文化。

这种共同的文化，它突破了单一民族文化的边界，蕴含着

广泛的文化共性。这种共性的存在意义非凡，它使得各个

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各个民

族之间基于这种共性，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内

涵，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

在当今时代，锡伯族与当地的其他民族都很好地保留

着各自的民族独特性。然而，他们也共同创造出了极具特

色的区域文化，这一点在众多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习俗上

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饮食文化方面，可能会有某些

共通的特色美食或者烹饪方式；在节日习俗上，部分元素

也可能相互借鉴或者共同庆祝。

锡伯族西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像是一把钥匙，

开启了祖国东西不同文化相互磨合的大门，在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民族和谐共处等多个方面都有所体现。锡伯族

西迁之后，他们与当地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

极地投入到共同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他们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锡伯族西迁的当代价值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英勇无畏且骁勇善战的锡

伯族军民响应圣令，毅然踏上西迁伊犁之路。他们心怀家

国大义，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安全，决然地告别故乡的亲人，

离开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在西迁途中，他们遭遇重重艰

难困苦，然而，锡伯族军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这种行为充分彰显出锡伯族优良的民族品质，他们大义凛

然的民族气质展露无遗，众多这样的品质与气质汇聚起来，

便形成了坚韧执着的西迁精神。

锡伯族的西迁精神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在当

时的历史时期，锡伯族积极主动地去应对所面临的困境，

凭借顽强的毅力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西迁

精神是锡伯族优秀民族品质的绝佳体现，它生动地诠释了

这个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态度。西迁精神进

一步充实了锡伯族民族精神的内涵，使得锡伯族的精神文

化更加丰富多样，也为锡伯族的后代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

鉴的榜样，如同源泉一般，为后代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

力与精神支撑。

锡伯族的西迁精神具有教育、鼓舞和振奋人心的重要

作用，充分展现出其作为精神财富的价值与意义。同时，

西迁精神的基本内涵隶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等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锡伯族的西迁精神是不

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体现，它反映出中华民

族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气质以及民族意志品质，已然成

为中华民族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精神堪称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激励各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锡伯族在万里戍

边的历程中，以实际行动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自身的民族

血脉，在保家卫国方面作出了卓越表率，深刻体现出其坚

定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锡伯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当面临国家利益

与民族利益无法两全的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爱国护国，

优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11] 在十八世纪中叶，西

北边塞地区动荡不安，叛乱频繁。准噶尔封建势力裹挟众

多平民再次发动叛乱，紧接着，大小和卓乘虚而入，致使

边疆的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困苦不堪。到了十八

世纪五十年代末，虽然叛乱刚刚平定，但边疆的防务依旧

空虚薄弱，急需英勇善战的士兵前去驻守边疆、保卫祖国。

锡伯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勇敢地挺身而出，

踏上万里戍边卫国之路。他们告别故土与家乡的亲人，在

漫长的迁徙途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饱尝千辛万苦，但始

终没有放弃，最终承担起时代赋予他们的民族使命，展现

出着眼大局、志向高远的高尚品格，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清代，锡伯族奉命西迁戍边，以此巩固边防、维护

祖国统一。在政治方面，锡伯族官兵承担着众多重要职责。

他们驻守卡伦、换防台站，在平定叛乱以及反抗外来侵略

等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面临内部的忧患还是外

部的侵扰，锡伯族军民始终奋力抵抗，毫不动摇地坚守信念，

坚决维护祖国的利益。锡伯族的西迁之举对稳固边防具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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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锡伯族军民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他们开

垦大量荒田，大力发展旗屯，赡养旗人，有力地带动了边

疆屯田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设施，

开凿众多大渠。这些水利工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水患问题，

还能够引水灌溉，为边疆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锡

伯族军民不畏艰难险阻，在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上扎根生

存，忠实地担当起守卫边疆的神圣职责。

在文化层面，八旗内部大力兴办义学。八旗子弟们在

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并且擅长骑射。

锡伯族民众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语言、戏曲、文学创

作等方面各自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贡献力量。锡伯族的骑射技艺相当精湛，当时旗内依据

骑射技艺来选拔人才，骑射技艺出色者才有机会披甲当差，

它成为评价官兵能力的重要考核标准。在锡伯族内部，骑

射技艺一直备受重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方面

的发展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锡伯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表现，无不

体现出锡伯族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团结互助

的爱国主义精神。

锡伯族西迁是彰显爱国主义的伟大壮举，这种集体主

义的爱国观激励着锡伯族军民为国家奉献一切。[12] 这种大

公无私的爱国传统深深铭刻在锡伯族的血脉之中，养成了

他们不怕万难、不畏艰险的民族气节。锡伯族始终将维护

祖国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祖国统一和领

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锡伯族西迁到新疆至今，已经过去了 200 多年。在这

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爱国情

怀，默默地在祖国边疆辛勤耕耘，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谐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 同时，他们也在历史上树立起

民族团结的旗帜和典范，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各族的儿女都为保家卫国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锡伯族所展现出来的爱国奉献精神，

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与各民族共同熔铸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锡伯族西迁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英雄

气概的爱国主义史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骁勇善战的

一员，锡伯族在国家边防空虚、外敌觊觎的危难时刻，毅

然舍弃故土、万里戍边。在两百余年的岁月里，他们通过

驻守卡伦、平定叛乱、抵御外侮，构筑了西北边疆坚不可

摧的安全屏障；通过开凿渠道、垦荒造田，将荒芜的伊犁

河谷建设成为富饶的塞外江南；通过与当地各民族的交融

互鉴，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多民族区域文化。

锡伯族所展现出的“西迁精神”，核心是以爱国主义

为灵魂的民族凝聚力。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当代依然具

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

一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命运与共的生动

写照。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挖掘和传承锡伯族西迁的历

史价值，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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